
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史料价值
———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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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地方志多有序、跋，序跋已成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西藏地方志与各地古地方志一
样，也多有序、跋，有的还有多序多跋。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
《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方志的序、跋为例，逐一介绍其内容，并对重要观点、评价
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几个方面指出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特点及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的资
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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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序、跋是方志独立的组成部分，文字一般
不多，但为构成方志的多种文体之一。方志序一
般为说明文，也有近记叙文、散文者，一般分三类，
一是自序，二是他序，三是代序。如以其位置分，
又可分为前序、后序。所谓前序，即置于志前; 所
谓后序，则位于志之后。方志跋一般亦是一种说
明文字，但与序一样，也有近记叙文者，一般置于

志之后。中国古代方志尤其是元代之后的方志绝
大多数有序，还有不少既有前序，又有后序或跋。
古代方志的序、跋，是方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不
论是详述某部方志的优劣，其修志的得失，还是讨

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方志的变化发展，都应重视
对方志序、跋的分析。
清代西藏方志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部分。从

目前已知的 20 多部清代西藏通志类、府县志类方
志著作来看，清代西藏方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古

方志一样，绝大多数有序文，有的一志还设有多

序，有的则不仅有前序，还有后序与跋，有的序或

跋还出自于名士之手。①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清代
西藏方志研究的成果来看，尽管有的研究者在某

部方志的成书时间、著者或刻印、流传等问题的探
讨中已提及其序或跋，但较全面地对清代西藏方

志的序、跋作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有的西藏方
志的序文甚至一直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与

凡例、例言一样，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也从一个
方面反映了清代西藏方志的发展，由于其容量更

大，数量更多，还可从中发现更多有关的重要资料

与线索，因而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专

门研究与探讨。
由于存在一志多序，或既有前序，又有后序及

跋的情况，清代西藏方志序、跋的数量比其凡例、
例言要多得多。鉴于这样的情况，因篇幅所限，本
文仅以《藏纪概》等七部私人编撰的有代表性的清
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为例进行初步探讨。以下逐
一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并作必要分析。

一、清代西藏方志史前期四部方志的序、跋

( 一) 唐肇: 《藏纪概·序》。《藏纪概》，分卷
之初、卷之次、卷之尾三卷，李凤彩撰，成书于雍正
年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②《藏纪概》
卷首有唐肇“雍正五年夏至前”所作序，吴丰培先
生分析书中内容并据此署年认为，“此书之成远在
雍正五年以前”，故将《藏纪概》“列于藏地志乘之
首，以为藏志最早之本”［1］( P． 129)。唐肇序作于“雍
正五年夏至前”，应已是当年夏至快到之时，而其
序文中已提到《纪概》之名和“此三卷书”，表明此
书改辑后应成于雍正五年上半年，或者稍早一点。
尽管如此，《藏纪概》仍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目前
见到的最早之作，比有的研究者提出的王世睿《进



藏纪程》还要早几年，③比传为果亲王著之《西藏
志》也要早。
《藏纪概》卷首有两序，一是唐肇所撰序，为他
序; 一是撰者李凤彩所撰《〈藏纪概〉原由》，为自
序。从两序内容来看，唐肇序对此书编撰及价值、
特点的评述更详，故简要介绍分析唐肇序。唐肇
在序中首先谈及明陈诚所著《西域行程记》一书，
称其书所纪“盖其身历，非采摭传闻者可比，故史
家不得弃之。”④显然，唐将李凤彩所著《藏纪概》
也视为经其“身历”所著之书，材料可信，不是依据
传闻之作，这就一开篇已充分肯定了《藏纪概》的
价值。唐肇所言，并非溢美之词，这是观书稿并与
李凤彩“共相谈论”了解其经历后得出的看法。紧
接着唐肇在序中简要写李凤彩“读书饶志节成孝
廉”后于康熙末年“请缨”赴藏，“身历艰险冻馁，
佐军门建拣兵裕粮之上计，遂直抵乌斯藏”的经
历，然后称李“驻招六阅月，谘访老练，记注殊异于
彼中，所谓天象、地势、人类、物、事，点墨收之”。
序中这一段文字，明确记李在拉萨的时间及进行

的调查与分类记调查所获资料，这与李凤彩《藏纪
概原由》所记也一致，强调了《藏纪概》所记为李凤
彩在藏之经历和亲自调查所获。值得注意的是序
中紧接着称:“奚囊若干条，俾编辑之译合。”此语
中“奚”当为“悉”。李凤彩在《藏纪概原由》中亦
称:“驻居数月，见其人之老成达事者，询其建置沿
革即明世事，俱不能详考其系脉，姑就目击耳受者

述之。”其最后亦言:“归来述其见闻如此。”根据唐
肇序，并结合李凤彩的自述，可知李凤彩最初有不

少在藏搜集记录的资料，归来也进行了一定整理，

即成光绪《江西通志·艺文志》所载李凤彩撰《西
藏行军纪略》二卷。但从其书名看，应主要是按入
藏、驻藏时间记其见闻，与后之《藏纪概》应有所不
同。因此，根据唐肇序所记，结合此序写于“雍正
五年夏至前”这一时间分析，《藏纪概》成书时间应
在雍正五年初或稍早一点，不会“远在雍正五年之
前”。《西藏行军纪略》所记可能有不少内容后收
入《藏纪概》中，这是两书资料上的关系，但编辑之
后，《藏纪概》已另成一书，其成书时间也应另计。
在以上内容之后，唐肇在序中又较为详细地叙述

了《藏纪概》一书的内容，从列为斯编之冠的康熙
皇帝的《论地理水源文》开始，一直到卷之尾所记
的“天地人物事五者”，并对其记述方法作了评论。
最后，唐肇用一段文字对《藏纪概》的价值再一次
进行了肯定。⑤唐肇生平不可考，从此序看，其对藏

事应十分关注，所作序文字虽不多，但重点突出。
根据其序内容与署年可大致确定《藏纪概》成书时
间。
( 二) 卢文绍: 《西藏见闻录·跋》。《西藏见

闻录》分上、下两卷，萧腾麟著，《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录》已著录。［2］( P． 849) 此书著者曾领兵驻察木多五
年，了解藏地情况。书成于乾隆初年，但刊于乾隆
中期，刊印前其子作了一些编排，从清代西藏方志

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卫藏图识》、《卫藏通志》、
《西藏图考》及《西藏新志》等所列参考书来看，
《西藏见闻录》的影响远不及《西藏志》大，其流传
范围应较小。上世纪 80 年代初，有研究者分析其
书序与凡例后说: “如是，( 此书) 可与乾隆《西藏
志》互为补益，使之作为西藏早期方志( 通志类) 的
体例和内容渐趋完善。”［3］( P． 28、29) 此处称“如是”，
可见也未成定论，重要的是仍把是书与《西藏志》
视作两书。几年之后，又有研究者提出，《西藏志》
即《西藏见闻录》，两书实为一书。［4］笔者曾撰文与
之商榷，认为不能作出这两书实为一书的结论，并

且在分析后指出，《西藏见闻录》的材料实际上多
采择于《西藏志》，换言之即萧腾麟是在《西藏志》
基础上撰《西藏见闻录》的。⑥尽管学界对《西藏见
闻录》与《西藏志》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对《西藏
见闻录》的资料价值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其成书于
乾隆初，刊印于乾隆中期，在清代西藏方志史中也

属较早之作，因此仍应当进一步研究。
《西藏见闻录》有多序多跋，在清代西藏地方
志中是序跋最多的一部。此书之所以出现多序多
跋，与著者之子萧锡珀广交名士，博征诸人作序有

关。尽管这些序、跋中，有的多溢美之词，但均撰
于乾隆年间，也有部分内容言之有物，因此仍有其

资料价值。卢文绍字召弓，号矶渔，又号抱经，其
所作跋本称“书后”，置于“书后”，实为“跋”，是其
书三跋之一，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卢文绍跋一开
始即指出:“西藏，古吐蕃地也”，⑦接着，简要叙唐
宋至清初西藏与内地关系，其后称:“雍正间，惩准
噶尔之扰，使大臣良将镇抚之。”在这一段文字后，
其跋才转而写萧腾麟及所著书。先称:“峡江萧公
十洲，以韬钤成进士，官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
移驻其地之所谓察木多者，盖西藏之门户也。”“十
洲”，萧腾麟字。后又写萧著其书: “治军暇，为详
记其土地、物产、风俗之殊异，为二十门以括之，名
曰《西藏见闻录》。”再接下来，又写作跋事: “今嗣
松浦梓行于世，顷以示余。”此语中“顷”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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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即萧腾麟儿子萧锡珀字。在此语后，跋又
写阅其书稿后的赞誉与感叹: “昔汉班勇威行西
域，而且所记诸国事迹，范史即本之以为传。公之
书其不然乎?”此语是对《西藏见闻录》的高度评
价。班勇，东汉将领，班超之子，多次入西域，有再
通西域之功，撰有《西域记》。“范史”，即史学家
范晔所著《后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不
少材料采自于班勇所记，或基本照录班勇书中内

容。卢文绍以此评价萧腾麟所著书，此跋本为应
酬之作，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过誉溢美，但当时卢

文绍也有可能的确如此看此书。这是因为，在乾
隆中期，有关西藏的地方志及其他著作非常少，卢

为浙江余姚人，对西藏情况也了解有限，《西藏志》
等抄本也当未见过，所以读此书后不免有这样高

的评价。《西藏见闻录》内容分二十门，有《事
迹》、《疆圉》、《山川》、《贡赋》、《服制》、《饮食》、
《婚娶》、《梵刹》等，这些内容卢文绍在跋中均未
作评述、议论。在高度评价其书后卢话锋一转称:
“然余独于书中见公泽及枯骨一事，为之憮然感肃
然，颂公之仁焉。”卢文绍跋中所言的“泽及枯骨”
事，见《西藏见闻录》卷下《丧葬》。萧腾麟在此目
中，先记藏区天葬、水葬等葬俗，又写其所感: “余
谓纵有地狱想亦不过如此……”，最后称:“余尝巡
视郊外，见髑髅满沟壑中……目击心伤……乃捐
俸劳蕃民往拾之，越三日得二十余簏，不能备棺

窑，择高阜地掘二大深池，分纳其中，取余旧衣各

一袭覆……之后，每月捡埋一次。”从此段文字可
知，萧腾麟到藏区后，见其葬俗与内地不同并发感

叹，后又按自己的文化观念与理解而采取措施捡

埋枯骨。这本是萧在藏区所经历的一件具体事，
按志书的要求，《丧葬》目中应主要记当地葬俗，萧
自己所为或不记，或略记即可，但萧对此着墨较

多，除采取以上措施外，萧还“饬通事宣谕我天朝
法度……”，主张改其葬俗，推行土葬。卢文绍阅
其书稿后，在跋的后半部分对《丧葬》这一内容大
发议论，写了一大段文字，认为萧此举是“导以天
性之爱，耸以律法之严”，最后又将萧此举与汉代
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任上导之礼仪
相提并论，认为萧此举“乃在于无形也”，并言:“使
当二守之任岂不能为二守之所为哉!”与跋前半部
分相比，这一评价更明显是溢美之词了。卢文绍
为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进士，官至侍读学士，好
校书，为清代著名文献学家，阅书稿后有此看法也

并不奇怪。总的来看，卢文绍这一跋尽管多为其

对“泽及枯骨”一事的议论文字，也有一些过誉之
词，但反映了乾隆时期的人们尤其文人对《西藏见
闻录》的看法，且就跋文的写作来看，文字流畅，说
理亦透彻，因而也有其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 三) 和宁: 《西藏志·序》。《西藏志》，不分

卷，全书共 30 多目，成书于乾隆初年，未著撰人，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49) 前已言
及，就其影响来看，《西藏志》远比萧腾麟所著《西
藏见闻录》大。但是，这一著作自乾隆年间以来，
其著者为何人就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之后与之相

关的成书时间问题，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乾隆五
十七年鲁华祝在《卫藏图识·序》及此书例言中，
都谈及《西藏志》，但序中称“无名氏”《西藏志》，
例言中则说“旧有《西藏志》”，“不知作自谁氏”。⑧

吴丰培先生在考《西藏志》著者时，特别指出是书
《寺庙》篇载有班禅乾隆六年坐床事，意即此书最
后成书于此年。⑨以前在讨论《西藏志》著者及成
书时间问题时，人们多注意其志中的材料，但可能

存在的材料补缀问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11
年，笔者撰《〈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一
文，通过分析和比较《西藏志考》与《西藏志》篇目
及所记内容，提出《西藏志》实际上是在《西藏志
考》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而《西藏志考》成书时
间应在乾隆元年下半年或次年初。［5］这一看法，既
涉及到《西藏志》著者及成书时间问题，也涉及到
《西藏志》与《西藏见闻录》的相互关系问题。

《西藏志》成书之后，长期以抄本流传，到马
揭、盛绳祖乾隆五十七年编著《卫藏图识》时，已称
“旧有《西藏志》”。此志本无序，和宁《西藏志·
序》作于此志刊印时，也为他序。和宁此序从谈身
毒开始，后便引经据典，考证与西藏、吐蕃相关的
史地问题。序称: “杜氏《通典》，吐蕃在吐谷浑西
南，其国都号为逻娑城。《旧唐书·吐蕃传》，号为
罗些城。《扶南传》云，舍卫国隶属天竺; 伽尸国一
名波罗奈国，亦名波罗国、奈斯国。释道安《西域
志》谓波罗奈斯国，乃佛转法轮处。”其语中，杜氏
《通典》，即唐杜佑所著《通典》，其书卷一百九十
中记有《吐蕃》。《扶南传》，三国康泰著，记有在
一百多“国”的见闻，《水经注》又称其为《扶南
记》，其书早佚，但所记多部古籍中有引文，“舍卫
国”、“伽尸国”为其记载中的“国”。在这一段文
字后，其序接着又写道:“今考《西藏志》，名其地曰
拉萨，其台吉有名颇罗鼐者。则知古籍所载，曰逻
娑、曰罗些、曰拉萨，乃译音之近似; 曰波罗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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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波罗祭斯、曰颇罗鼐，又字画之舛讹。总之，皆
西方佛地也。”和宁序中这一考证，前面一半是对
的，即唐代逻娑即后之拉萨，此是译音无定字，但

后面一半却牵强。颇罗鼐是西藏历史上一著名人
物，清康熙末以后，被清王朝先后封台吉、贝子、贝
勒、郡王，其在位时，西藏地方与清王朝中央政府
的关系正常，西藏社会也较稳定。地名与人名本
有根本的区别，并不是“字画之舛讹”，所以和宁后
面一半考证可说毫无可信之处。这一错误之后，
序文又进一步言佛地及佛教传入中原。和宁先基
本沿传统说法，简要写东汉明帝时，自西域用白马

驮经东来，后于洛阳建白马寺，“由是金光流照，法
轮东转”，佛教正式进入中原; 再言佛地“方物事
迹”，张骞、甘英“遍阅西土未有成书”，“即唐之元
奘法师游西域十七年，撰记十二卷，章多缺略，或

于考古者之遗憾欤。”此般文字中提到的张骞，即
西汉通西域的使者，后封“博望侯”; “元奘”，即
“玄奘”，也即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唐僧，清代避讳
改作“元奘”; 所谓“撰记十二卷”，即唐玄奘所著
《大唐西域记》。应当指出，和宁序中此段文字同
样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张骞所通西域，玄奘西行
取经之地，并不是西藏，和宁将西藏及前所提及之

地全归为“西方佛地”，实际上非常牵强。在以上
这些内容之后，序言才叙西藏与清中央政府关系，

并称: 清“内臣驻扎其地，镇抚部落，护持黄教”。
又言:“况乎西藏为生佛之地，兴教之方，其山川疆
域，风俗程途，尤不可不详其记载也。”序中此语，
是明确强调西藏修志的重要性、必要性。最后此
序称:“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
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此序署年为“乾
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署衔为“关中丞宣使
者”。⑩和宁，后避讳改和瑛，乾隆五十八年充西藏
办事大臣，在藏八年。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
( 1788 年) ，当时和宁任四川按察使，在成都筹办
进藏川军饷银火药的运输事务。在这一段时间
里，和宁在成都搜寻西藏相关资料，获得《西藏志》
抄本，之后将其正式刻印。从此序署年及署衔看，
交刻印已是和宁任陕西布政使期间。瑏瑡从刻印《西
藏志》看，此时和宁尽管还未入藏，但关心藏事。
和宁此序尽管前面多牵强附会之言，也有不少套

话，但考拉萨即唐代吐蕃逻娑，强调西藏修志必要

性，尤其明确记有《西藏志》抄本及刊印情况，因而
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 四) 松筠: 《西招图略·序》。《西招图略》，

成书、刻印于嘉庆初年，松筠撰，《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录》部分著录。瑏瑢松筠为清乾隆末嘉庆初的驻藏
大臣，《清史稿》有传，《西招图略》一书是其记藏
政管理经验的一部著作，前文后图。此书刻印之
后，影响较大，关心藏事者多注意此书记载，其后

的西藏地方志也多引其材料。比如，此书刻印不
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就多处引用其书中
的材料。又比如，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
乾隆时期《西藏志》抄本，末有小真书题跋两条，为
龚自珍阅后所书。其第二条为: “此书无作者名
氏，取和泰庵、松湘浦两尚书之书合观之，百余年
来西事备矣。”［6］有学者认为，龚自珍题跋中所说
的松湘浦书，即松筠的《西藏巡边记》等。［7］( P． 258)

这一看法存在明显问题，至少不明确。分析龚自
珍所言，其书实际上应主要是指《西招图略》。龚
自珍题跋写于道光初年，同样是在道光年间，王师

道称此书“令人开卷了然”，又鉴于此书“旧文漫
漶，因重镌以公同志”。［8］之所以重印，是因为《西
招图略》的价值与影响大，关心藏事者需要查阅。
又如，光绪年间，黄沛翘撰《西藏图考》，其例言在
第一条中明确将《西招图略》列入引用重要资料书
目，其卷一中有“西招原图”，即临摹的《西招图
略》中的十二幅图; 其卷二有“续审隘篇”，此篇前
半篇照录《西招图略·审隘》全文。除以上之外，
观黄沛翘所著书，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引松筠《西招
图略》材料。由此可见，《西招图略》在光绪年间仍
对西藏方志编撰有很大的影响。清代西藏地方志
出版最晚者为许光世、蔡晋成编著的《西藏新志》，
宣统三年( 1911 年) 八月才正式出版。其书例言
第六条所列引用书目中，有松筠《藏宁路程》。查
松筠原书可知，《藏宁路程》附于《西招图略》之
后，实为《西招图略》一部分。因此，直至清末，编
写西藏方志仍注意参考松筠此书。到民国时期，
陈观浔撰《西藏志》，仍大量引用《西招图略》中的
材料。
《西招图略》本只有一序，此书作者松筠所撰，
为自序。道光二十七年成绵道篆王师道重刻时，
撰有《重刻〈西招图略〉序》，置于其内容二十条之
后，为他序，也当为后序。在其重刻本之后，王师
道还写有一跋。松筠《西招图略·序》文字不长，
仅几段话。由于乾隆末年廓尔喀侵扰，虽被清军
击退，但藏地疮痍满目，有边无防，松筠任驻藏大

臣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安边、固边，所以序文
一开始即言: “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莫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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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格、致、诚、正。故格物所以穷理，致知所以通
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
是乎行以之。”这一段文字先不言其书，而是首先
强调“忠信笃敬”，称之为“守边之要”。松筠还提
出，要做到“忠信笃敬”，首先需要“格致诚正”。
这一段话，是松筠对后任的重要交代，也可视之为

其在藏几年任职的理念与经验体会。紧接着其序
又写道:“钦承圣训: 教以宽柔无分遐迩，一皆羁縻
而向化怀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细行，而
图治者宜防未然。”这一段话，是以圣训为据，强调
“修德者必矜细行”，“图治者宜防未然”，实际上
是谈其著此书的原由及书的主要精神。在松筠看
来，驻藏大臣既是修德者，也是图治者。其序后又
称:“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
其方舆，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
未尽者。”与以前内容比较，这一段文字明确谈到
了其所著书，即文有二十八条，又绘有图，书名因

此定为《西招图略》，而且又谈及著书目的。最后
此序写道:“后之奉命驻藏君子，其尚有以发于予
所欲言而不及者，尤厚望焉。是为序。”其后署年
为“嘉庆三年中秋日”。瑏瑣松筠此序，前面两段话并
未像有的自序那样一开始便言其著作，而是说理，

略显空泛，但其后的内容则非常明确，也十分重

要。由于目前见到的《西招图略》仅以二十八条内
容部分单行，而其书之后《图说》部分则又以《西藏
图说》单行，所以不少研究者以为《西招图略》原本
无图，又以为《图说》本名《西藏图说》，为松筠《西
招图略》之外的又一著作。瑏瑤从松筠自序所叙已可
清楚地看到，二十八条与图说均本为《西招图略》
一书的内容; 这是书名中有一“图”字也有“略”字
的原因，而有此两部分内容都是“便于交代以口述
之未尽者”，尤其是方舆，不绘图无法讲清。在清
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弄清《西招图略》与《西藏图
治》关系很有必要，而松筠自序，则是辨明这一关
系的最重要的材料。

二、清代西藏方志史后期三部方志的序

( 五) 李梦皋:《拉萨厅志·序》。《拉萨厅志》
分卷上、卷下，李梦皋撰，书成于清道光二十五年
( 1845 年) ，只有抄本存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已著录。［2］( P． 852) 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府县志
很少，名“厅志”者只有此书。有研究者指出: “西
藏府县之志，昔所未闻，有则自《拉萨厅志》始。”为
何称作“厅志”呢? 这位研究者认为:“清代对于西
藏地区，久以内地之府县视之，在建置未曾完备之

时，概用厅州之制。”［9］( P． 136) 此说显然只是一种推
测。考清道光年间，清于西藏各地并未正式设府、
县、厅，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及各种游记、纪程之作
中，也没有在西藏概用厅州之制的任何记载。为
何要称之为“厅志”，可能只有发现新的材料后才
能作出解释。由于此志长期只有抄本存世，影响
很小，专门研究此志的成果亦少。房建昌先生在
《西藏研究》2010 年第 6 期上发表《伪造的吴丰培
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一文，通过分析
其序及所记站程路线，认为此志“实为伪作。”在清
代西藏方志研究中，这的确是一重要的新发现，但

从上下卷重要的内容看，称其全书为“伪作”，当还
需要进一步的材料。
《拉萨厅志》前只有一序，为其志作者李梦皋
撰，为自序。其序开始一段文字为: “夏《禹贡》赋
之□，《周礼》职方所掌，凡邑皆有志。拉萨者，未
有志也，盖□缺典。余在拉萨数十年矣，阅西番地
方，颇知晓撰志之难也。”由于抄本漫漶，这段文字
缺二字，从所记内容来看，后一处缺字当为“因”字
或“其”字，言拉萨当时尚无史地著作可作参考。
作者自称在拉萨已数十年，是为官还是经商，已难

考，但从时间上推算，可能嘉庆年间就已在此地

了。从作者以上叙述来看，其撰此志前应作过一
些调查。其序接着又言: “宋范成大作《吴郡志》，
明康海纂《武功志》，骎骎然，尤为近古，盖才学识
兼修矣。”宋代范成大、明代康海，都是历史上的方
志名家，前者所著《吴郡志》被誉为地方善本，后者
所纂《武功县志》，也为方志名作，但褒贬不一。从
这一段内容看，李梦皋对中国宋、明方志应较为熟
悉，也可能正是读宋明方志而有了撰此志的想法。
其序接着写道: “是故，志疆域，土田示人，以经画
也; 志沿革，政治示人，以法守也。忘( 志) 载山川、
寺庙，则民风之淳; 土产、置造，是土人之所为。故
必究其始终，详其得失，考之往古而不悖，质今世

而无议，传之来兹而可信也。”这一段话，应是作者
自己提出的修志要求。最后其序称:“案上观牍通
志，考往古之事迹亦备，辑之成志。”序言署年为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仲秋。”瑏瑥通观全序，作者未言
何时开始撰写，也未谈及所著志书的结构及主要

篇目，作者生平等也未谈及，为何名为《拉萨厅志》
也无记述。从方志序的写作来看，此序多言之不
具体，未能尽可能提供读者想了解的信息，但序中

可知作者在拉萨多年，从署年也可知其成书的具

体时间，因而也有一定价值，至少反映出道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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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新的西藏方志成书。
( 六) 丁士彬: 《西藏图考·序》。《西藏图

考》，八卷，首一卷，光绪十二年( 1886 年) 成书，当
年秋刊印，黄沛翘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
录。［2］( P． 851)《西藏图考》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的一
部重要的方志著作，作者黄沛翘广搜材料，勤于考

证，如其书例言所说:“汇群书而互证，集众说以认
同，”最后编成是书。由于此书材料丰富，所载有
依据、有考证，“故前人有将此书推为记载藏事诸
书中最佳者”，黄苇先生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
也将其列为“著名方志”。［10］( P． 170) 但是，黄沛翘毕
竟未到过西藏，只是根据已有古籍文献，尤其是已

有的西藏方志中的材料来撰写此书，书中部分内

容难免存在一些错误。清末入藏并撰有《喀木西
南纪程》的程凤翔在其著作中就曾言: “《西域
志》、《西藏志》、《卫藏图识》、《西域闻见录》，各皆
一代专书，黄氏沛翘又汇群书而为《西藏图志》，亦
云美善兼收矣，独于喀木西南，怒江内外诸藏地，

略而不详，或记之而颠倒错乱。”［11］程凤翔此言表
明，其入藏时应重点阅过《西藏图考》，到今西南东
南部后，又通过实地观察，再比较书中所记，发现

了黄沛翘所著书的一些不足和错误之处。尽管如
此，《西藏图考》仍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一部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方志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清代西

藏方志第二个高潮的兴起。
《西藏图考》有序文四篇，均作于光绪十二年，
也均为他序，本文只简要介绍并分析第一篇，此序

为丁士彬撰。丁士彬，河南固始人，曾任职四川成
绵道，光绪初曾因都江堰工程为大水冲毁被革职

留用，《清史稿》丁宝桢传中对此事有记载。其序
从癸未年( 光绪九年，1883 年) 廓尔喀商人与西藏
地方冲突写起，又谈及次年其奉命“驰往勘办”，因
“和议有成”，“乃退次于巴塘候旨”，后返回。道
员丁士彬入藏查办事，《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八十
六有记载。紧接着，序文用一段文字写英圭黎( 英
吉利) 早在控制印度之后就欲入西藏进而达中国

内地，只是一时未能得逞，再明确指出:“然则今日
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益数倍于昔。”这一段内容，
已道出当时西藏的战略地位和研究西藏的重要性

与紧迫性。其后序文便称: “而考其山川险要，与
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也。”山川险
要，道路出入，关隘分歧，正是地方志的内容，作者

此言实际上是强调在当时形势下要尽快编修西藏

方志，称其为“今日之急务”。接下来，序文又写

道:“士彬前于被命后，访求各种舆图及诸家记载，
携之行箧。凡至一处，不惮咨诹。稽其异同，察其
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这一段文
字，虽是回忆当年奉命赴藏地时搜集材料和每到

一地即访问调查的情况，实则为下面评价《西藏图
考》作了准备。其后序文便称:“事忽中辍，虽可以
藏拙偷安，而于心终有耿耿焉。同官黄君寿著，本
经世才，留心时务，以所撰《西藏图考》见示，仍过
自虚抑，殷殷下问。士彬受而读之，则凡昔所裒辑
者，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 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

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这一大段文字，是序作
者对《西藏图考》材料丰富及选择得当的高度评
价。这种评价，不是一般的过誉之词，应是序作者
的真实感受。所以之后其序又说:“士彬于是服君
搜讨之勤，且补士彬之不逮，举向之所为耿耿者，

亦且释然矣。”这就进一步肯定了黄沛翘及所著之
书。此序后面内容多为作者进一步的感叹与希
望，本文不再介绍。总的来看，这篇序文虽有套话
与空泛之处，但写出了《西藏图考》编撰出版时的
西藏形势，并用自身经历和有过的计划对《西藏图
考》作了高度评价。因此，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笔法
看，此篇序文应是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中既有特

色也较有价值的一篇，亦是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

中值得注意的重要材料。
( 七) 段鹏瑞: 《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

《巴塘盐井乡土志》，分上编、下编，共 40 目，成书
于宣统元年( 1909 年) ，铅印于宣统三年( 1911
年)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53) 此志
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唯一一部乡土志，也是成书

并出版于清末年的一部西藏方志，其书名本为《巴
塘盐井乡土志》，但现在有的方志丛刊中，将其名
已改为《盐井乡土志》。瑏瑦《巴塘盐井乡土志》编纂
者段鹏瑞，云南剑川人，字云逵，光绪辛卯举人，后

于光绪末随赵尔丰入川边。盐井之地，清代属四
川巴塘土司，清末改土归流，拟设县。段抵盐井
后，为调查委员，后主盐井事。任职盐井期间，段
曾奉命由盐井到今西藏察隅一带勘查，并绘制《闷
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及《桑昂曲宗大江
西面舆图》，三图皆附有文字说明。从其书自序署
年来看，《巴塘盐井乡土志》编于宣统初。
《巴塘盐井乡土志》本有两序，一为其同里又
为姻兄的赵藩所作，为他序; 另一序则为段写于盐

井见山楼的自序。两序比较，前者文字较少，基本
属应酬之作; 后者文字较长，而且内容中有一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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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亲自调查所获的重要材料。其序首先用一段文
字叙盐井历史，称: “盐井隶巴塘非古也。考余庆
远《维西见闻录·序》载，明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
木氏寝强，尝以么些兵攻吐番，吐番降，木氏遂屠

其民而徙其么些兵以戍之，故其时巴塘、里塘皆为
木氏有，盐井为巴塘之瓯脱从( 此) 可知已。”段鹏
瑞在这段内容中，以余庆远所记为据来谈其序开

始就提出的看法，并明确称盐井为“瓯脱”。余庆
远，字璟度，湖北安陆人，于乾隆三十四年( 1769 )
年随其兄至云南维西，在维西五年，根据自己的观

察与调查，写下《维西见闻录》这篇记川、滇、藏毗
邻地区历史、文化、民族的著名游记。段序第一段
文字中的主要内容，即出自《维西见闻录·自序》。
万历年间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北向发展，控制今

巴塘、里塘一带的情况，其他史志亦有记载，《木氏
宦谱》中也有记载，为历史事实，段以此说盐井与
巴塘关系。紧接着，其序又进一步叙述清初吴三
桂叛清后巴塘、里塘的变化及之后隶四川而以土
官羁縻的历史经过。之后又言:“土人谓木氏为木
天王，今尚有此名称。”序文这一段所言存在错误。
这是因为，吴三桂及其孙“赂青海”，也就是拉拢蒙
古和硕特部时，和硕特部早已击败木氏土司军队，

控制了巴塘、里塘一带，但木氏土司在这一带的巨
大影响的确一直存在，所以当地人仍称木氏为“木
天王”。在言历史之后，其序又言作者于光绪丁未
岁( 1907 年) “奉檄司榷其地”刚到时感到惊讶的
一件事:“甫至，聆其语言，讶与丽江相近。问之通
事，则曰实丽江之么些语也。惟以土当川藏之交，
故又杂以藏话，且土音稍别耳。”如果段不是剑川
人或不是亲自到其地并问询通事，也不可能知此

事，重要的是，段将此事写入序言之中，而且以此

证盐井历史:“然则盐井之向归木氏为可证矣。”其
后，序文转而简要写盐井的地理环境及赵尔丰为

川边大臣在这一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及开垦、兴
学等各种措施。在这一段文字后，又称其兼学堂
总理，面临“各校苦乏课本”的窘境，于是要求除算
学外的各课均由教员“就其地之风土沿革编辑，俾
知所考”。同时，段还向在盐厘局的年长的藏族工
作人员了解盐井历史，并请当地懂藏文者将藏文

之“掌故古本”对通事译而告之。瑏瑧在这样的基础
上，段最后编成此志。这是当地的第一部方志，有
的研究者称其为“川边地志较优之作”［12］( P． 139)。
此序署年为“宣统元年冬十二月”，应为是书书成
之时。从序言最后部分还可发现，此志成书时初

定名为《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直到赵藩宣统三
年夏四月作序时，仍为此名，应是正式出版时才改

为《巴塘盐井乡土志》。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之序言
中，此序是写得较好的一篇自序，没有空话、套话，
虽然部分内容也存在错误，但除了叙其书编写目

的、经过和材料来源等外，还记有一些重要的经作
者观察所获的材料，因此，此序不仅是清代西藏方

志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纳西族史研究的重要

材料。

三、以上几部方志序、跋的特点与价值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说: “序者，序典籍之所
以作。”虽然字不多，但讲清了序之作用。《康熙字
典》引《篇海》称:“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曰跋。”
严格地讲，这一解释只说了跋这一体裁在书文中

所处位置，而没有说明其作用。实际上，跋与序作
用差不多，故内容亦差不多。以上逐一对《藏纪
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
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
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七篇序、跋的主要内容作了
简要介绍与分析，其中跋一篇，序六篇，而序之中

有自序，也有他序。通过简介与分析，可以看出，
七篇序跋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多序其书之所以

作，介绍书之写作经过与困难及成书中的相关情

况，并表达了作者一些见解与主张，论述了西藏修

志的重要性; 其写法有的以说明为主，有的则夹叙

夹议。总的来看，除均起到“志之窗口”作用外，这
七篇序、跋有以下特点与价值。
第一，都强调了修志材料的重要性。通观这

七篇序、跋，可以说篇篇都言及材料，都谈及搜集
材料的情况与困难，也都强调材料对于修志的重

要性。如唐肇《藏纪概·序》中，一开始即谈到明
陈诚《西域行程记》，以此肯定李凤彩《藏纪概》一
书材料来自亲自经历，不是依据道听途说之言所

作，因而可信。在其后序文中，又写李凤彩在拉萨
期间，“谘访老练，记注殊异与彼中”，这又着重指
出其书材料是其在藏地调查所得。卢文绍《西藏
见闻录·跋》中先明确写萧腾麟驻察木多，再言:
“治军暇，为详记其土地、物产、风俗之殊异，为二
十门”。这样写，实际上也是突出萧腾麟所著书材
料来自其驻察木多期间的搜集与调查，强调其材

料是第一手的，因而是可信的。段鹏瑞《巴塘盐井
乡土志·自序》因是自序，在这一点上写得更明
白，也更详细。序中除了叙要求各课程教员“就其
地之风土沿革编辑，俾知可考”外，段本人亦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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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藏族人士了解当地历史，还请当地懂藏文者

将藏文之“掌故古本”翻译后通过通事告诉他。从
这些具体记载可看出，段鹏瑞编《巴塘盐井乡土
志》时高度重视修志材料，除亲自在当地调查了解
外，还重视在藏文文献中去搜集材料。其书材料
来自调查，来自藏文古籍，其可信度就不必赘言。
在本文谈及的七部西藏地方志中，多部方志的作

者都到过藏区，并在藏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只有

《西藏图考》编者黄沛翘未到过藏区，是个例外。瑏瑨

但是，黄沛翘虽然未到过藏区，在材料搜集考订上

下的功夫也非同一般。所以，丁士彬在序中对其
大加称赞，充分肯定，实际上这也强调了修志材料

的重要性。
第二，都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特点。这七篇

序、跋在说明或议论、记叙写作原由、成书有关情
况及材料来源的内容中，都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

特点，只是相对而言，程度有所不同。因此，一读
其内容，便知是西藏地方志的序、跋。如卢文绍
《西藏见闻录·跋》，虽然其内容中没有对萧腾麟
书中的《事迹》、《疆圉》、《山川》、《饮食》、《婚
娶》、《梵刹》等篇目作出评论，但对其《丧葬》篇的
内容，尤其是对萧腾麟所采取的措施写了一大段

文字，又大发感叹，读者一读其内容，便知这是一

部西藏方志的跋。又如松筠《西招图略·序》，文
字不多，虽然前面多半文字均在言理，略显空泛，

但之后称“……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
口述之未尽者”。向谁交待呢? 当然是向在任的
驻藏大臣交待。其后又说: “后之奉命驻藏君子
……”，这又是指后任的驻藏大臣。因此，序文同
样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特点。即使是有学者指其
为伪作的《拉萨厅志》，就其序看，李梦皋在序言中
明确称:“余在拉萨数十年矣，阅西番地方，颇知晓
撰志之难也。”虽然序中仅此一句话谈到拉萨及西
番，但读其序便知其书为一部有关西藏的著作。
前已言及，和宁在《西藏志·序》中有不少牵强附
会之言，也有不少套话，但其序内容多与西藏历史

相关，可以说在这七篇序、跋中，其西藏地方志特
点反映得非常充分。前已谈到的卢文绍《西藏见
闻录·跋》，一开始即称: “西藏，古吐蕃地也。”这
种写法，开篇即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特点，也必然给

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使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第三，都记载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清代西

藏方志史研究和与藏区相关的一些重要资料。可
以说，以上七篇序、跋，都有一定资料价值。比如，

和宁《西藏志·序》为刻印时所作序，虽然序中一
些考证有错，一些看法也有误，但其序强调了西藏

编修地方志的重要性、必要性，序言中明确写道:
“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
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序最后又有明确署年
与署衔。尽管只是几句话，文字不多，但和宁在此
序中给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与相

关信息。首先从其序所记可知，在乾隆时期，早已
有《西藏志》为果亲王撰的说法，虽然和宁称“传
为”，也就是未肯定，但毕竟有此一说存在，在《西
藏志》著者的探讨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其
次，可知后来见到的《西藏志》和宁刻本的底本是
“戊申得自成都”的一种“抄本”。也就是说，在其
刻印之前，《西藏志》当仍以抄本在流传。并且，其
抄本在驻藏大臣进出藏驻地成都获得。其三，刻
印时间即其序之署年，而刻印目的则是“以公同志
云尔”。乾隆末年，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仍处于第
一个高潮，而《西藏志》则是第一个高潮中的一个
重要成果。此时和宁将其刻印，既反映出乾隆末
年人们对《西藏志》价值的关注与重视，也反映出
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不少“同志”，即关注关心藏
事者。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此序，这些宝贵的资料
我们今天将难以觅得。又如，段鹏瑞《巴塘盐井乡
土志·自序》除了象一般序言那样介绍盐井历史、
地理以及此书编写经过和材料来源外，重要的是

通过亲自调查，向通事询问，弄清楚了盐井当地当

时通行的语言实为“丽江么些语”，只不过因处川、
藏、滇交界地区，所以杂有藏语，语音稍别耳。同
样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语言调查，段证实了文献记

载的史实，即丽江木氏土司曾控制了巴塘、里塘一
带，并在川藏滇毗邻地区有较大影响。毫无疑问，
段自序中的这些材料，对于这一带藏区的地方史

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纳西族史研究不

可多得的材料。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有其特点，也有着重

要的资料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去发掘。
可以这样讲，如果不重视这些序、跋，不去深入研
究，清代西藏方志史的研究将不可能真正深入，其

成果至少是不完整的。

注释:
①《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的清代西藏地方志为 17 部，

明显有遗漏。笔者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统计，认为至

少有 27 部。见拙文:“《〈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

志的著录问题》，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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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藏纪概》本无撰者名氏，“卷之初”署“修江铁船居士纪次，

吴陵奎峰山人读辑。”由于志前唐肇序称著者为“修江李公”，其自

述中有“彩以书生从戎”、“铁船本孝廉”语，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

录》中著录作“李彩”( 《中国地方志综录》第 303 页，商务印书馆
1958年增订本) 。吴丰培先生据光绪《江西通志·艺文志》等有关

记载考证，知铁船居士名李凤彩，后即以此名著录。见北京天文台

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 849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

③肖幼琳、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志地方产生的原因

及其特点》一文，将《进藏纪程》列为首批藏志中的通志类著作。

见其文，载《中国藏学》2009 年第 4 期。

④唐肇序中本作《西域使程记》，误。明陈诚，员外郎，曾出使

西域，著有《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

⑤本文所引唐肇《藏纪概·序》材料，引自西藏社会科学院西

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之《藏纪概》，中国

藏学出版社 1995 年。

⑥赵心愚:《〈西藏志〉著者辨》，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笔者的看法，后得到邓锐龄先生的肯定。见邓锐龄:

《读〈西藏志〉札记》，载《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⑦本文所引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及《丧葬》目材料，引自

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册之《西藏

见闻录》，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⑧《卫藏图识·序》及例言均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

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之《卫藏图识》影印本，中国

藏学出版社 1995 年。

⑨吴丰培先生的看法见《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 135 页，新疆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⑩本文所引和宁《西藏志·序》材料，均引自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西藏志》。

瑏瑡邓锐龄先生在《读〈西藏志〉札记》一文中已指出《西藏志》

刊于和宁改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即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间。

其文载《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瑏瑢北京天文台主编: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 850 页，中华

书局 1985 年。所谓“部分著录”，指只著录其《图说》部分，称之为
《西藏图说》。

瑏瑣本文所引松筠《西招图略·序》材料，均引自中央民族大学

图书馆古籍部藏《西招图略》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瑏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著录《西藏图说》而不著录《西招

图略》，显然是认为二者各为一书。由于只著录《西藏图说》，故本

文称为“部分著录”。何金文先生称《西招图略》“以治理西藏之方

略为主”，内容仅为“政事类”，即认为此书仅有二十八条。见其

著:《西藏志书述略》第 35 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

图书馆学会 1985 年铅印本。

瑏瑥本文所引李梦皋《拉萨厅志·序》材料，均引自《中国地方

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之《拉萨厅志》，巴蜀出版社 1995 年。

序中有“志载山川寺庙”一语，但“志”误为“忘”。

瑏瑦如《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中，就将书名改为
《盐井乡土志》。见其辑，巴蜀书社 1995 年。之所以改名，是采纳

吴丰培先生的意见。见《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 139 页，新疆人民

出版社 1998 年。

瑏瑧从此言看，段实际上同样重视藏文史籍中的材料。本文所

引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材料，均引自《中国地方志集

成———西藏府县志辑》之《盐井乡土志》，巴蜀书社 1995 年。

瑏瑨《西藏志》目前有学者提出为驻藏衙门官员所作。笔者虽

言目前不能简单否定果亲王著的说法，但也指出不可能是果亲王

个人所作，而是其提出要求，其手下之人包括驻藏官员按其要求汇

集材料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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